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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胜归来
红 孩

    我与老康是前后
脚到小区操场晨练
的。此前，我常在小区
北侧的护城河边锻
炼。一天，街坊老刘对
我说，小区操场最近聚拢
了很多人，好像是在观察
一种奇特的鸟。我说，咱们
这小区周边能有什么奇特
的鸟呢?无非是画眉、八哥
一类常见的鸟。老刘说，那
鸟据说长着花色的头冠，
飞起来动作十分敏捷，轻
易捉不到。
老刘的话引起了我的

兴趣。
次日早晨六点多钟，

我就赶到小区操场。原以
为操场上也就七八个人，
哪想，等我走到东南角，只
见那里呼啦啦围了足有上
百人。在一处三四米高的
斜坡上，种植着二十几棵
柳树，五月已过，柳絮已然
不在，蓊郁的绿叶几乎遮
住整个天空。在外侧的一
棵柳树的中腰部位，树干
分成三叉，靠近结合点的
边缘，有一个树洞，里边不
时地有一只小鸟在往外探
头。来这里的人们，大都是
摄影爱好者。我看着他们
手里的长枪短炮，心里说
不清是兴奋还是担心。
我在人群中努力寻找

落脚的地方，以图看个究
竟。我刚站稳，身后就传来
一个浑厚的声音: 我说前
边那位，往外站站。我回头
一看，只见一位六十多岁
的老者冲我摆着手。我看
了看他的相机，又看了看
鸟巢的位置，似乎我并没

有完全挡住他的视线。我
便稍稍地挪动了一下身
子。老者见我不怎么让步，
就说，一会儿鸟妈妈飞回
来，需要大角度，你那位置
刚好挡住我的视线，你还
是多往外挪挪。无奈，我只
好倒退几步，站在老者的
旁边。
老者和众多的摄友一

样，都很敬业。他们或举着
相机，或放在三角架上，目
光一动不动地盯着鸟巢。
最近的摄友，距离鸟巢也
就六七米，如果有人还想
往前凑，就会遭到人们的
呵斥。我问身边的人，是谁
先发起这次观鸟活动的?

一中年妇女说，也说不好
谁是第一，好像是几个晨
练的人在树下聊天发现
的。本来是在无意
聊天，有人用手机
顺便拍了几张照
片，想不到发到网
上，一下吸引了好
多人前来观看。

鸟巢里究竟有几只
鸟，我看不清。小鸟很俏
皮，一会儿露出整个头部，
一会儿只露出花冠，人们
变换着不同角度、姿势拍
摄着。我凑近老者的相机，
在镜头前扫了几眼，并没
有觉得那鸟有多么好看。
在这之前，我在河边的柳
树、草坪上多次看到这种
鸟，这鸟通身的羽毛五颜

六色，花冠有一个小
拇指长，走起路来显
得轻盈骄傲，只要我
想凑近，它瞬间就会
飞到树上。我问老者，

这鸟叫什么名字？老者说，
听说叫戴胜鸟，好像从以
色列那边传过来的。我又
问，那鸟巢里一共有几只
鸟?老者说，应该是一大一
小。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
时，忽然，人群中有人尖
叫:来了来了! 顷刻间，只
见一只大个的戴胜鸟从远
处的空中直落到小鸟的身
边，它嘴里似乎叼着某种
食物。鸟妈妈很是警惕，在
树杈上先站了一会儿，环
顾左右没有被攻击的危
险，它这才低下头，将口中
的食物喂给小鸟。人们此
刻都屏住呼吸，仔细地观
察，小心地按着快门。
或许鸟妈妈也懂得人

们的心思，喂完小鸟后，并
没有跳进鸟巢，而
是抖动开翅膀，在
鸟巢的四周飞来跳
去，让人觉得她仿
佛是在表演独舞。

我自言自语道，要是有一
只雄鸟在就好了。我的话
让老者也随之附和，是啊，
要是能有一只雄鸟该有多
好。我问老者，您来几天
了?老者说，三天。老者住
在隔壁的小区，以前很少
到这里来。
老者姓康，姑且就叫

他老康吧。也就是我跟老
康相识的第二天，市电视
台来了记者，他们把戴胜

鸟做了电视新闻。电视播
出后，小区操场人员骤增，
即使是中午，也会围个二
三百人。这其中当然有老
康。我断断续续去了几次，
时间长了，也就熟视无睹
了。一天，一位作家朋友到
我家串门，他经过小区操
场，见围了很多人，就问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
诉她，在树杈上有个鸟巢，
住着一大一小两只戴胜
鸟。朋友问，何谓戴胜鸟?

我说，戴胜鸟是以色列的
一种鸟，跟麻雀大小，浑身
长着华丽的羽毛，头上有
花冠。朋友喔了一声，说还
是第一次听到戴胜鸟的名
字。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了。半个月后，一天早晨我
又到了小区操场。我原以
为这里还会聚拢很多的摄
友，可是，等我来到那片柳
树下，只看见老康和几个
散步的人在聊天。我问老
康，那鸟哪去了?老康说，
不知谁家的孩子淘气，趁
晚上没人注意，偷偷爬到
树上，把那鸟窝给掏了。我
又问，那两只鸟呢? 老康
说，准是让孩子给掏走了，
要么拿回家自己养，要么
就给卖了。老康说话时，显
得一脸的无奈。旁边有人
插话，其实咱们这附近的
树上，经常有戴胜鸟出现，
只是现在的人们太忙了，
谁也没注意那鸟的存在
啊!

戴胜鸟走了。老康却
没走。他把到我们小区操
场遛早已当成一天生活的
习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
看鸟，也不是为了见老康，
每次来到柳树下，就都会
不由得想起那对母子鸟 :

它们如今会在哪里呢?它
们是否还活着呢?

转眼到了这一年的七
夕节前夕。某日在电梯里，
碰到楼门长刘姐。刘姐五
十多岁，爱跳舞，是社区里
的文艺骨干。我问刘姐最
近又到哪里演出了，刘姐
说，为了迎接七夕节，她想
编一段现代舞，正苦于没
有好题材。她问我，红老
师，你是专家，能不能帮我
出个主意?我说，最好抓现
实题材，不过你得容我想
想。

回到家，躺在床上，我
把社区的人和事像过电影
似的走了一遍。猛然间，当
我想到老康他们为戴胜鸟
拍摄时说过的话———“要
是有一只雄鸟就好了”，瞬
间激发出我的灵感。我觉
得，如果将那只雌鸟，再配
上一只雄鸟，编成一对有
关爱情的双人舞，同时融
入对小鸟的呵护之情，那
不是一出很好的精短舞剧
吗?于是乎，我把这个想法
打电话说给了刘姐。刘姐
一听，说，太棒了，红老师，
这个创意您千万不要再告
诉任何人。

七夕节那天，在社区
文化中心的舞台上，刘姐
把《戴胜归来》的舞剧搬上
了舞台。虽然只有短短的
九分钟，观众的掌声却长
达三分钟。本来，主持人在
报节目单时要念编剧的名
字，被我婉拒了。在演出现
场，我惊喜地看到老康和
许多摄友都来了，他们的
镜头下自然照了许多刘姐
几个人的剧照。我相信，此
刻，在他们每个人的目光
里，都希望那对美丽的戴
胜鸟早日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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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民族路的黄昏市场，是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
每周六下午三点半左右，精彩的海鲜抢购战，在此

热烈登场。
两张长桌拼成的柜面，四周人墙围堵，无论想踮起

脚跟还是找个缝隙钻进去一探究竟，除非有缩骨功，基
本很难。
第一回引起我好奇和兴趣的，是卖鱼郎的洪亮嗓

音和利落身手。当时天色已近黄昏，人潮渐散，三分之
二渔货已销售一空，剩下最后三波叫卖声：“新货到！新
货到！鳕鱼饺、虾捲、芋头丸，一包一百
块，煮火锅最好吃！”肉鼓鼓的一张圆脸，
卖鱼郎高举双手，笑嘻嘻地亮起一包包
冷冻加工品。说时迟，那时快，同时有五
个人拿出千元大钞使劲儿挥动着，卖鱼
郎不疾不徐，将冷冻包一一递给买主。身
旁一位白发阿嬷，负责收钱、找钱，身手
快捷，肯定也是身经百战。
这位身材精瘦的老阿嬷面前搁一个

红色中型塑胶桶，里面塞满花花绿绿的
纸钞，眼看就快满出来了，原本手上握住
的一大把红色塑胶袋，这会儿也剩没几
个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卖鱼郎年约四十许，五短身材，一头

黑发覆著刘海，龙眼核那般黑亮的小眼睛一转，笑出一
口白牙，看着是既精明又灵活。他的嗓音粗犷中略带沙
哑，国台语双声带混搭，滚瓜烂熟的讲稿也似，语言颇
具煽动性：
挪威鲭鱼片五片两百元（新台币）！黄鱼四条五百

元！冰岛鳕鱼四片五百元！
干煎、红烧、清蒸、煮汤！样样滋味鲜美。
鲑鱼骨一包一百元，虱目鱼肚四个

两百元！吃了心情好，吃了还想再吃！
围观的人群似乎多熟客，聚精会神，

面露喜色，看中的鱼货，出手极快，几乎
是用“抢”的，取了鱼，付了钱，各自露出
满足的表情，十分快意。
鱼都新鲜吗？我轻声询问旁边一位老先生，他点头

微笑：“老板是三重过来的，货色齐全，新鲜又便宜，你
看这么多人买，都是懂行的啦。我老婆每个周末都要我
早点来抢！”

第二次，我提早到鱼摊继续“观摩”，没想到，挤都
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公寓的楼梯间，卖鱼郎暂时成了
“说书的”。
“海参没有了。大姊，下次不要带奶奶出去玩啦！害

她买不到海参！”卖鱼郎玩笑似的对老主顾说。
“墨西哥鲍鱼一个两百元，都拿到了啊⋯⋯这一千

块钱是谁的？要找钱哦⋯⋯”
一箱箱装在保丽龙盒子利的鱼货，堆叠在走道上，

随着卖鱼郎的吆喝，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火速递上，各类
鱼货就这样一箱接一箱地卖。特别是整条泡在水中解
冻的肥美鳕鱼，在他利落熟练的刀工下，整整齐齐一块
块排放鱼篮里，更是引人垂涎。
四片五百！比起其他菜市鱼摊，价钱几乎便宜一

半！如此一来一往，袋装鱼与钞票齐飞，我也“眼睛吃冰
淇淋”，看得很过瘾！

走向深洋的出海之作
李 刚

    一支孤军，深入绝地，为解救中国
公民与恐怖分子短兵相接，浴血奋战；
一艘孤舰，勇闯死亡海域，为护航中国
商船击溃海盗，力挽狂澜。2018年度爆
款电影《红海行动》一开始，就把世界性
的安全话题不加掩饰地投掷到了观众
面前。这一年，中国观众突然明白，他们
的国家不仅站到了全球化的前沿，也站
到了应对国际犯罪与反恐的前沿。
《红海行动》从大洋护航及海外救

援这个切口，切入了中国军队国家使命
以及战力对称这个重大时代主题。中国
海军蛟龙突击队似乎成了中国军队的
缩影。蛟龙一队队长杨锐为代表的年轻
军人，无疑晋级为新一代军人群体形象
的新坐标。
《红海行动》的主题是多义的。亚丁

海护航，伊维亚反恐，撤侨，营救中国公
民，解救他国人质，追截核材料，这一切

从点到面叠加成当下国际问题的广度
与深度。困境与绝境，是这部影片将严
峻的现实揭示给观众的重要剧情推进
器。面对这样严酷而惨烈的惊恐危机，
作品彰显正义利剑与大国担当，通过杨
锐率领的蛟龙一队的危境救援和华裔
女记者夏楠对核材
料黄饼的调查追
踪，成功塑造了中
国电影人物长廊的
新形象。

杨锐的执着、坚毅，对战技战法的
娴熟，对绝地致胜和拯救生命的渴望，
造就了他在失去通联、失去战场支持的
困境中，顽强孤行，依靠团队，依靠战法
的灵活多变，将无数次无法胜算的死
局，转变成一招制敌的胜机。对杨锐来
说，所有的过往只为一个结果，那就是：
中国海军，接你们回家。

夏楠，是另一位具有时代印记的年
轻人。作为记者，她专业，敬业。为了真
相，她可以直面死亡威胁，不计后果。作
为女性，她固执、自负，散漫中又显果敢
无私。她的家破人亡，激励起她与恐怖
分子干到底的决绝。全球化在她身上留

下了深刻的烙印，记
者的职责让她孤注
一掷地追踪核材料
黄饼踪迹一路而来。
在生死关头，她毅然

做出了用自己去替换中国工程师邓梅
的凛然之举。

仔细想来，这部电影恰似全球化的
攻防之作，也是中国走向深洋的出海之
作。当我们拥抱全球化，当我们置身于
全球化互联互通互相交织的巨大齿轮
中时，全球化大洋中的蚀浪、恶浪、黑
浪，食人之浪都会汹涌而来。既然向海

而生，那就无惧任何险风恶浪。
中国是片海。海与洋的流通、交汇，

是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变革所在。
国力，是我们的先手棋；战力，是我们的
制胜棋。《红海行动》让我们窥视了近年
新军事变革以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
战法、技能的科学化、科技化的叠代与
升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走向大洋
的伟大航行中，她所承担的国家使命和
国际义务将更艰巨、更复杂。她所扮演
的角色将会更多元、更崇高。这就是杨
锐、夏楠、邓梅等告诉我们的人类所面
临的新境况、新挑战、新价值。

回收梦想
周炳揆

    又近高考发榜时。
前些时见晚报“新

民眼”有一篇评论文
章，说是深圳一所民办
学校，与河北某著名中
学以合作办校为名，从该校引进尖子学
生，这些学生被称为“清北临界生”，由于
河北考“清华”、“北大”的尖子学生密集，
他们在河北參加高考被“清华”、“北大”
录取的机会不大，而在广东参加高考，录
取分数线要低 20多分，录取概率大得
多。
这种“高考移民”，可谓趣事一桩。不

过我听到过更为奇葩的。有一位
美国妈妈，对女儿考大学一事是
“事必躬亲”，连入学申请表格也
帮女儿代填。结果女儿迟迟等不
到入学通知，这位妈妈一次又一
次打电话给学校询问，校方告诉她是女
儿的成绩单和申请表上的信息不一致。
原来，这位妈妈太沉浸于女儿的事

宜，以致在申请表上错填上了自己的名
字。其实她的女儿各方面都不错，即使妈
妈什么都不管，她也照样能被学校录取
的。

做父母的希望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这是很合情理的。但
是时下的问题是众多父母
过多地、过早地规划自己
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就是一周几次兴趣班，平
时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高
考时为了进名校不惜“移
民”，上述深圳民办学校之
举，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前几年，更有家长把孩子
的户口迁到西藏、青海、新
疆、宁夏等有国家政策扶
持的地方去参加高考。
“规划孩子”之所以普

遍，有其社会原因。有一种
称谓叫“回收梦想”———父
母亲年轻时没有读名牌大
学，就千方百计地想让孩
子进名校，他们把自己的
身份和孩子的融成一体，
把孩子的成功看成是自己
的成功。

现今六十岁到七十
多岁的人，他们的正规教
育曾经蹉跎失意了大半
生，寄希望于自己下一代
上名牌大学，这个年龄群

体“回收梦想”的愿望特别强烈。二十年
前，我参加同学聚会，餐桌上的话题几乎
都是某某的孩子考上了某某大学，某某
的女儿“托福”考了 620分等等。只要有
孩子考取名校，做父母亲的就以孩子的
成绩为荣。这不足为怪，但是，这类聚会
往往会引发互相攀比，会给孩子年龄尚
小的与会者无形的压力，最终，这种压力

会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我有
一同学的女儿当年准备读护士学
校，因为有助学金。她的母亲受到
同学聚会气氛的感染，执意“回收
梦想”，一定要女儿改变志愿，报

考名牌大学。但是，经过“家庭战争”，女
儿胜利了。现在她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
作，两次被派往国外培训、工作，还出版
了一本专著。其实，读名牌大学和职业生
涯的成功并不能划等号。有一篇研究报
告谈到：职业生涯的成功，更多的是取决
于学生对所读专业的喜欢程度，以及他
们对学校研究项目、课外兴趣和实习的
热衷程度等。

落雨
吕晓涢

     入梅了，有朋友在浸梅子
酒。我的绿萼从来不结梅子。三
年前在水果湖看到一盆结了梅
子的绿萼，问价不过一百二十
元，和当时贵到天上去的菖蒲

比那叫一个便宜。想到搬回家要过江，太麻烦，没有买，
至今后悔。
落雨的夜晚，人总有些幽幽的。很多年前吧，写了

一篇夜雨寄自己。那会儿矫情，想到此生连个可以寄封
书信的人都没有，感觉悲凉，不免发个牢骚，说点怪话。
何至于啊。谁又真的有那样
一个人？谁不是有话只能寄
给自己？再说又有什么话好
说，默默过自己的就是。
稀里哗啦，雨下大了。

清悠处 （中国画） 李知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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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光明电
影院遇见 99岁埃
里克·侯麦， 请看
明日本栏。


